后记

关于我的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中
    我是从一岁起和学说话的同时开始背诗的，不知有没有比这更早的记录了。这得益于父母对我的早期教育。唐诗宋词中的优美章句，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等千古名篇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，永远融化在我的血液里。无疑，这为我以后走上诗词道路奠定了基础。背诗一直持续到小学三年级，随着功课的繁忙，逐渐放了下来。
    大学毕业后等待赴日签证的日子里，我看了王力写的关于诗词格律的入门书，当时尚未能立即理解。后来不知不觉领悟了其中的道理。原来平仄相对、相粘等规则，其实是很简单的。
    那段时间通过对诗词的复习诵读，我体会到了七律的精妙：首句要起得突兀，第二句要承接得生动自然。以下颔联、颈联两幅对仗，给全诗赋予稳定庄重感，极见功力。尾联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，用这个非对仗的七言诗联来抒发作者的感动高潮。七律经唐诗定型后盛传至今，真不愧为用汉语表达的最为完整的诗型。
    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自己在一个荷叶茂盛的池塘前，与青衫长袍的鲁迅相对而立。他留着和照片中一样的胡须，面部洁净，那一定是他风华正茂时的样子。我对鲁迅讲我喜欢长诗，他面露微笑……我把这看作上上的吉梦，也许预示着我在诗词上能够有所作为。
赴日留学前，我念及自己将要到一个全新的天地，为自己也为国家大干一场，胸中就有一种热潮在澎湃。这种心情不以文字表达出来就难以抑制，而且非文言诗词不可。经过酝酿，1994年9月25日构思出了题为《赴日抒怀》的七律：
                 年幼踌躇总恋家，今为游子向天涯。

                 岚山沥沥思先圣，上野喧喧赏丽花。
                 燕雀安知鸿鹄志？鲲鹏肯做井中蛙？

                 读书万卷八千路，昂首腾飞耀我华！
    这是我生平正式创作的第一首诗，我好象获得了新生。

    在后来的一个月里，我脑海里隔三岔五就有一首诗词涌现，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很不成熟的。这就是我十九岁时突如其来的作诗开始，宛如火山多年沉寂后的爆发。我和父母都对之不禁有些奇怪，从没有任何人教我要作诗和怎样作。这看上去象个奇迹，一切又那么自然。
    到日本后不觉七年了，我的留学生活其实很淡泊：学校课不多，上午、晚上一般在家看书，下午外出教围棋作为打工。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四叠半的和式书房中静静度过的。作诗是我莫大的精神慰藉。白天从家步行到车站的路上，电车中凝视窗外的同时，夜晚在住所附近里弄间散步的时候，我构思着一首又一首……1999年9月出版了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。现将我其后至今这两年半时间——年龄上讲从我24岁到26岁之间的118首诗作，编为第二部诗集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。
我是在日本完全无师的情况下，凭摸索完成这两部诗集的。对此并未觉得不便，倒是有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。海阔天空，想怎么写尽凭自己的感觉，如这首《乘机还家》：
池塘如镜树笼烟，平整农房绿麦田。

渐近家园欲挥手，将登故土定开颜。

长宵郁闷窥胡月，丽日高昂还汉天。

肃穆整襟端正坐，（啊啊！）依然万里好河山！

我特意加上了“啊啊！”这一感叹词，一方面它是感情的喷发，一方面亦能起到承接第七、八句之间意义上的飞跃的作用，并非多余。

    像“知我沸腾鲜血里，蕴藏有汝D N A”（《致屈原》）、“痛饮狂歌抒野性，当于得克萨斯州”（《美利坚憧憬·TEXAS》）这样的字母、外来语入诗自不待言，即使是“北美群山呼唤我：‘Come here! Mr. Jin!’”（《群山》）这样全英文的桀骜不羁，也无人干涉，岂不快哉！

    关于本书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暑假的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之行。这是我第一次身临西洋国度，收获感慨良多，诗作构成了“南半球”一章。
    “心泉”一章收录的是爱情诗。感情的真实和事实的虚构亦真亦幻地交织在了一起，几个女性诗化的倩影闪烁其间。然而现实中柔情如水，似有还无，此求彼拒，意浓缘浅。我意识到：关于伴侣问题，在国外环境制约下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。这里没有人能真正读懂我的诗，这就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，无法同我进行心灵上的对话，所以直到现在我仍是孑然一身。理想中的伴侣只能待学业完成后回国内寻找。她应当是贤良淑慧的，应当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，理解我的事业并衷心愿意辅助我的……在孤独寂寞中我默默地忍耐着，静静地等候奇迹的降临。
“鹿王”一章中的末尾几首，便是我对之的预言，和对相见瞬间的想象。
一笑盈盈侍近旁，前缘历历复悠长：
同餐南海红桑果，共枕恒河碧月光。

太古万民虔敬肃，辽原百兽睦安详。

当年你我为青鸟，释迦牟尼做鹿王。

 这首《前缘》是我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杰作，当然读者亦可将其理解为您面
对自己爱人时上溯远古的思绪。
    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和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都以我的留日生活为背景。在这里，祖国的前程、诗词的创新和我个人的成长三位一体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    中国的留学热潮始自改革开放。二十余年，数十万计的青年学子离开故土，踏上了异邦求索的航程。在国外，他们挣扎着、奋斗着。学成后，有的人回了国，有的人定居在国外，有的人在犹豫观望……从长远来看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群体，对中国的发展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比起百年前清末的留学生，其能力(Power)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以中国人的海外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，如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上海人在东京》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等早已问世。这些都是具体描述淘金者打工创业史的小说。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和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则是以诗词的形式，勾勒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平均标准像。
身在国外，国家意识愈发强烈，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所谓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学习日本文学，亦磨砺了我对汉语字词语感的品味能力。特别是日本的近现代诗歌，给我的诗词创作带来了很多刺激和启迪，像“为君愿乞纷飞雪：犹带芳馨苹果香”（《初恋》）这样的句子，不接触北原白秋，就不会出现在律诗中，永远也不会！上世纪初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正是他在留日期间经受西洋文学的滋润，将时代感洋溢在口语自由诗中结出的硕果。
在本书代序中，我提出了“前卫诗词”的概念。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和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都是作为“前卫诗词”的尝试。一千年前我的前生——白居易提出了以“总而言之：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也”为纲领的新乐府运动。现在我要以自己的行动，投身到21世纪的诗词创新中去。我确信，我个人的实践将对这场文学革命的成功与否起到关键作用，这是一种冥冥中非我莫属的使命感，我要成长为新时代诗魂的结晶！
    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和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就很出色，我深知其浅白和幼稚。我现在作诗还不成熟，知识面也很窄，有太多太多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正等待着我去阅读。我恭候广大读者对我直率的批评和鞭挞。我特别渴望大家具体指正出这两本诗集中的不当之处，今后对其不断地修改完善。
    但有一点我明确地引以为荣：这两部诗集是一个21世纪青年真实的心声，是他人生求索中确切的足迹。如果将来的某一天，有哪位和我现在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当他心灰意冷，看不到前程光明的时候，通过读我的诗而认识到人生是美好的，宇宙中有某种庄严之物存在，从而重新焕发出生活的勇气，我将对此感到万分喜悦。这就像朗费罗在《人生颂》中讴歌的那样：“Footprints, that perhaps another,/ Sailing o’er life’s solemn main,/A forlorn and ship-wrecked brother,/ Seeing, shall take heart again.”（也许另一个╱航行在人生庄严大海之上的╱搁浅的孤零兄弟╱将会看到这足迹╱并重新鼓起勇气），这是胜造七级浮屠的功德，这是我作为一个“人”，所实现的社会价值。

    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一天天长大，然而《与君相爱五千年》和《青春现在进行时》这两部诗集永远年轻！他年回首，我将其视作我人生的高度成就。
    在平仄相间的律句中我飞翔过！

    在祖国故乡的眷恋中我燃烧过！
2002年3月11日夜
于东京银铃书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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